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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洋人张庆
■文/潘运明 （15）

实习生
■文/蓝小汐

纪 实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奇袭独树镇

张庆进入白朗的卫队里是兄弟俩所没有想到
的，“大旗棚”乃是义军的核心，大凡入选到卫队里
的弟兄，多是白朗经过精挑细捡的心腹，或者是亲
戚朋友。一个从虎狼爬岭穷山野地走出的头上沾
着高粱花的半大孩子，初出茅庐，就成为“大驾杆”
（总头目）近身卫队的一员，这是多少人心仪却求
之不得的事情，这好事竟落在了张庆头上，弟兄俩
受宠若惊，张庆为此激动得几夜都没合眼。

半个月后的一天，王茂斋把大家叫在一起，说
道：“弟兄们，最近大家操练得很卖力，辛苦啦！我
说过，咱们卫队这帮弟兄，都有一身好功夫，哪一
个都是拉出能战，战则必胜的铁血汉子！”讲到这
里，王茂斋加重语气，严厉地说，“司令部紧急通
知，我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到一边。刘绍武、任
孟见、王疙瘩、王猪娃、王二娃、赵保元、张海得、崔
景元、潘清元，九个了，还差一个，挑谁呢？对，‘老
洋人’张庆！”

这次军事行动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谋划了，
作为进入母猪峡的“客军”，白朗深知坐吃山空的
道理，这大峡谷乃是王传新蹚出的地盘，天长日
久，这么多人吃喝终归不是个长法。同时，随着天
气的转暖，弟兄们脱了棉衣，精神劲儿倍增，免不
了急得心里发急，手脚发痒。为了补充枪械和粮
饷，白朗决定寻找机会，快速出击，干一家伙。

“小诸葛”娄心安献计说：“自从去年入冬前从
豫西来到这个峡谷，都半年有余了，人员虽然得到
休养和补充，但枪支缺乏，三个人尚不足一支枪，
粮饷也已告急，如果不采取措施，终究是要坐吃山
空的，而峡外剿军还虎视眈眈，大有长期围堵之势。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最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先
派一支小队出峡，一来试探剿军的实力，二来弄些给
养。我派人四处打探过，出峡不远的独树镇驻着
一个巡缉中队，如果我们能花费最小的代价，把巡
缉队解决了，不仅装备会得到改善，同时还能增加
粮饷，这一箭双雕的事，傻子才不干呢？”

白朗喜滋滋地说：“还是‘小诸葛’想得周全，
但四面官军包围，不知老弟有何高见？”

“大哥，高见倒不敢当，只是小弟有个想法，如
果抽调几十名弟兄诈扮官军，深入虎穴，出奇制
胜，兴许能够成功。”

山里的太阳落得飞快，当山峦蒙起一抹晚霞，

丛林的阴影不停地扩大时，沉沉的暮霭渐渐地笼
罩下来。官道上，一面“河南护军使署稽查大队”
的旗帜随风摆动，旗帜后面，是一支英姿焕发、装
备精良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齐整整地进入独
树镇寨内。

王振清、娄心安率队直向巡缉中队队部走去，
岗哨见这支队伍旗帜簇新，队容整齐，也没敢多问
就放了进去。

“你们是干什么的？”巡缉中队卢队长问道。
“我们是使署稽查大队的，奉护军使雷大人的

命令，检查许昌到南阳沿线防务情况，昨天在襄
县、叶县，今天到你们方城地界。”

卢队长见这帮人仪表堂堂，服装整齐，旗帜鲜
明，武器装备很不一般，二位军官又器宇轩昂，风
流倜傥，派头十足，估量着来头不小，但仍不放心
地审视着说：“你们来执行命令，可有凭证？”

王振清从上衣兜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
信纸，猛然抖开，在卢队长面前晃了晃就收了起
来，绷着脸道：“卢队长，难道还要验明正身吗？”

卢队长其实根本就没看清纸上写些什么，但
他脸色陡然一转，毕恭毕敬客客气气地伸手做个
请的姿势道：“哎呀，不知各位长官、老总驾临，有
失远迎，请各位见谅，请——”

晚饭后，王振清对卢队长说道：“这里距匪区
太近，情况复杂，要提高警惕，加强防卫，你们巡缉
队的弟兄们多日巡逻，太辛苦啦，今晚就放心休息
吧，我们要放双哨，不会出问题的。”

“多谢长官关照，恭敬不如从命，老总们偏劳
啦，改日我请客。”卢队长回头命令道，“今晚有长
官们值更，巡缉队弟兄统统回屋休息了！”说完，不
假思索地回到队部，蒙头大睡。

夜半时分，当巡缉中队队员们熟睡之际，严厉
的叫声在队部四周响起，仿如半空里炸响的春雷。

卢队长被喊叫声惊醒时，看到正是风流倜傥
的长官率队持枪闯入宿舍，暗叫不好，上当了。急
忙从枕下取枪，但为时已晚，张庆眼疾手快，已用
枪顶住了他的头，用脚踩在他的手上……

张庆第一次参与这种智取枪支和粮饷的阵
仗，想不到出奇制胜，打得如此漂亮，他在感叹之
余，很长一段时间都兴奋不已。老洋人张庆在追
随白朗义军一年多后，抚汉军失败，张庆该到哪里
栖身呢？

下期关注：回到家乡插了枪

第一次外出公干就出糗

没办法，宋暖只好自己打听到了张
经理的办公室，摸索着找过去。经人指
点，宋暖找到了14层的经理办公室，隔
着玻璃门，她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戴着
眼镜看起来很严肃的中年人。她小心
翼翼地敲开门：“请问，是张……张总
吗？”她一紧张，把张经理错喊成了张
总，张总就张总吧，抬举您总没错吧，礼
多人不怪嘛。

眼镜男一愣，随后点了下头，也没
说话。宋暖舒了一口气：“可算找着您
了，我把14层都跑遍了，这幢大厦的格
局真奇怪，像迷宫一样绕……”

“等等，你是……”眼镜男有些疑
惑。“哦，对不起，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
宋暖，是HY集团的实习生，郝敏老师让
我来拜访您，我们公司要更新宣传册，
想问您要一些资料。”宋暖热情洋溢地
拍了拍手中HY的包装袋。

看着宋暖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
故作老成地介绍着自己，眼镜男感觉有
些好笑，他说：“我们资料很多啊，要哪
方面的呢？”“嗯……譬如产品试用的图
片啊、检测数据之类的。”“具体哪些产
品呢，你们集团的硬件软件我们都在用
呢！”“这……”宋暖又语结了，这看似简
单的一件事居然还有那么多弯弯绕，她
硬着头皮说，“那您看挑哪些产品好
呢？”“哈哈，”眼镜男朗声笑道，“你问
我？是你们公司做宣传册还是我们公
司做宣传册？”

宋暖涨红了脸，忙着从包里掏手机
想向郝敏求救，突然想到郝敏正在开
会，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尴尬得
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眼镜男站起
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
码，“小张，你回趟办公室，有人找”。

“啊？”宋暖瞪大了眼睛，“难道您不
是张经理？”晕倒，她心想，不是张经理
你捣什么乱呢？很快，一个年轻人气喘
吁吁一路小跑进了办公室，进门就点头

哈腰：“张总，您看您还亲自下楼找我，
一个电话我就上来汇报了呀。”

张总和颜悦色地说：“没事，我也要
锻炼锻炼，把昨天的会议记录调给我。
哦，对了，有人找你呢！”

真正的张经理此时才注意到了办
公室里的客人：“你好，你是？”态度亲和
友善，他拿不准宋暖与张总是个什么关
系，难为张总亲自打电话催他。

“我叫宋暖，是HY集团的实习生，
郝敏老师让我来拜访您。”宋暖又做了
一遍自我介绍，“我，我刚才认错人了，
真对不起……擅自就把您给降级了。”
后一句话是对张总说的。

张总与张经理对视片刻，同时笑了
起来。初出茅庐的小女生犯错误，她老
板看了肯定气得跳脚，可别人老板看
了，却觉得好生可爱。

宋暖站在那里，只觉得自己蠢极
了，第一次外出公干就如此丢脸，给自
己的职业生涯开了一个坏头。

张总拿了资料就走了，临出门对宋
暖说：“我儿子也在HY实习呢，没准你
们认识，叫张盛。”

宋暖立刻想到第一天上班就迟到
的越野车男生，顿时释然了不少，心想
贵公子也不咋样嘛，年轻人犯错误上帝
都可以原谅。于是她没心没肺地咧开嘴
笑了：“他很有名的，我认识他，他不认识
我。”“哦？为什么呢？”张总来了兴趣，停
步追问。“因为他开越野车，我骑自行车
啊！”宋暖开了个玩笑。没想到张总的
脸却沉了下来，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宋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又说
错话了？这领导同志怎么都那么难伺
候呢？张总走后，张经理对宋暖的态度
变得异常冷淡，他甚至没请宋暖落座：

“我很忙，给你我们公司的网址，你需要
什么自己上去看吧。”说着，便俯下身，
哗哗哗在便签上写了一行字母递给宋
暖，便做出一副送客的表情，宋暖赶紧
很有自知之明地告辞。

下期关注：上班三天，宋暖想当逃兵

子女不得强行分开赡养父母，甘肃省
人大常委会近日审议的《甘肃省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草案）》这样规定。值得一提
的是，一年多来浙江杭州、山东也出台了
类似规定。现实中，因带孙、子女平摊养
老任务等原因，夫妻相伴半世到老却分离
的情况不少，他们的夫妻情感如何得到慰
藉？

被分摊养老，二老两年多没见面

说起分开赡养，现居山东泰安74岁的
陕西人薛政东（化名）直抹眼泪，“我现在
住到泰安大儿子家，老伴儿在西安小儿子
家，2年多没见了”。

4年前，薛政东的老伴儿突发脑溢血，
出院后只能半自理。薛政东做过心脏手
术，难以独自照看老伴儿。又因老伴儿没

退休金，薛政东的养老金还不够每月药费，
小儿子觉得养老任务重，提出分摊养老。

2011年薛政东去了大儿子家，“在路上
想到不能照顾她，还躲着流泪”。到泰安
后，薛政东吃不下睡不好，一个月瘦了10
来斤。2012 年春节，薛政东回去见老伴
儿，“两人只是抱着哭”。

小儿子体谅父母分离之苦，想以请保
姆照顾的方式让父母住一起，但在费用上
两兄弟发生争执，二老再次分开。

河南灵宝市人民法院冯欢欢法官最
近判了一起案件：86岁樊婆婆55年前带
一双儿女改嫁李大爷，3年前她患上阿尔
茨海默症，两方子女便各自照顾两位老
人，实质上隔离了二老。因无法见到老伴
儿，李大爷以侵犯婚姻自主权起诉继子。
经法院协调，李大爷才获得常去看老伴儿

的权利。

因带孙分开，一方生病没人管

老夫妻分开有时是为照顾第三代。
“我老伴儿到桂林照顾外孙去了，剩下我
孤零零没人管。”日前记者在湖南长沙金
汇社区见到谭咸金（化名）时，他坐在小区
石凳上啃馒头，“这儿人多，热闹点”。

65岁的谭咸金只有个女儿，去年2月
怀孕，老伴儿去照顾，不料至今未复返，因
为照顾完女儿要继续照顾外孙。谭咸金
和女婿合不来，加上女儿家房子小，也就
没有同去。

“她不在，我的生活全乱套了。”谭咸
金说，1个月前自己哮喘犯了，幸好及时拨
通了120，“要是她在，及时拿来药，可能不
用去医院”。

今年中秋节，谭咸金给老伴儿打电话，
刚接通便传来外孙哭声，老伴儿急忙挂了电
话，“通个话都这么难，这日子怎么过？”

子女私订分开赡养协议无效

“子女间订立分开赡养父母的协议，
如非出于父母自愿，协议无效。”江苏泓远
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宇表示，《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规定，赡养协议内容不得违反老
人意愿。“若意愿被违背，可找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老年组织、社区进行调解；也可
要求住到其中一个子女家中，其他子女付
赡养费。若子女不履行义务，可向当地法
院主张权利。”

对于因带孙被迫分居的情况，甘肃心
理咨询师学会副会长莫兴邦提醒，父母遭
遇子女询问是否愿意分开去带孙时，不必
急着说好，可先问问老伴儿意见，最好一
起带孙；如果不得不分开去带孙，夫妻俩
也应常团聚。

（李仲文）

有一种苦叫分开赡养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一则“中国老人在日

本‘碰瓷’索赔 10万日元”的报道流传甚广。是
时，尽管事件真相不明、事实存疑，但众多网友
还是群起而攻之，斥其“丢人丢到了国外”，批驳
之声蜂拥而至。

然而，就在转发此消息的网友暗自庆幸
“又”逮着一位“变老的坏人”时，剧情旋即反转，
当事的另一方、老人的家属以及涉事旅行社领
队皆坚决否认碰瓷，并给出了老人受伤的各种
证据。10月6日，事发地的京都祇园町南侧地区
协议会发布《道歉与更正》，称最初的日文通告
有失实之处，表示衷心歉意。

尽管日本方面已郑重为当事老人正名，但
媒体和网民闹出的此次乌龙事件，对老人无疑
伤害至深，被舆论裹挟的“中国老人”也再度被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人们按倒在地。舆论误伤
无辜 ，则折射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过
程中专业主义的缺失，以及先入为主、标签化定
义群体形象的草率。正因为此，在微博、微信等
传播平台大行其道的当下，类似的反转剧情在
网民们不假思索的转发之间变成了一桩又一桩
的乌龙新闻，由此制造的无谓伤害同样此起彼
伏，被标签化、妖魔化的“摔倒老人”“中国大妈”

“中国游客”更是深受其害。
因为以前出现过的某些个案，有些人对“老

人变坏”“道德滑坡”等论调似乎深信不疑，但从
上个月的“淮南女大学生自称扶老人被讹”被逆
转，到这次的“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被证伪，那
些听风即是雨的转发者，是不是也该摘下有色
眼镜了？也许，被谣言中伤的老人并不会追究
报道失偏的媒体的责任，更无法向广大传谣者
讨公道，但作为这种无谓伤害的制造者，应该有

“善后”和“补偿”的义务与自觉。当然，比起致
歉或转发致歉声明，民众更应该铭记的是，在真
相不明之时，除了非理性的指责和附会，你至少
还可以保持缄默和审慎。 （时言平）

谣传老人碰瓷者
要有致歉勇气


